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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卫东参加了党校青干班
来到办公室，任林渡推开了办公室，

镇静地走到了郭兰身边，道：“郭兰，你
好，我和侯卫东是青干二组的。今天晚
上想请你吃晚饭，向组织部领导汇报思
想，不知你有空没有？”

郭兰有些摸不着头脑，正想拒绝，眼
光扫过侯卫东，她突然愣了愣，随即道：

“那恭敬不如从命。”
晚餐选在距离党校不远的知味馆。

任林渡点了牙签兔肉、珍珠糯米骨、泡椒
童子鱼三个主菜，配上了豌豆尖汤、红海
椒炒牛皮菜和麻婆豆腐，色、香、味俱全，
令人食欲大开。任林渡有了追求郭兰的
动机，吃饭之时话就特别多，妙语连珠，
郭兰笑了好几次。侯卫东很低调，不太
说话，他只觉得郭兰面熟，却总也想不出
在哪里见过。

郭兰眼角余光总是有意无意地扫视
着默默无语的侯卫东。刚才在办公室，
她一眼就认出侯卫东正是在学院后门舞
厅遇到的年轻人。

6月2日是郭兰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当时她正在积极准备考研，收到了相恋多
年的男友从美国寄的一封信。信很短，只
有一页，男友大概受了美国人影响，在信中
直截了当提出了分手，连理由也没有。

郭兰剪了短发，形象变化极大，侯卫
东虽然觉得面熟，却无法把组织部综合
干部科郭兰跟舞厅里的长发白衣女子联
系在一起。郭兰观察侯卫东的表情，知
道他没有认出自己，就把这个秘密深深
地埋在了心头。毕竟，那天晚上的亲密
举动是一件让人脸红之事。

吃完饭，任林渡不容分说地充当护
花使者，送郭兰回家。侯卫东不愿意凑
热闹，一人回到了寝室。

他躺在床上，抽着烟，细想着自己的

尴尬处境，刘坤的春风得意，任林渡的八
面玲珑，这让他感慨颇多。

青干班的日子过得很快，似乎才开
班就结束了，侯卫东原来对青干班还怀
有幻想，期待会出现奇迹或者转机，直到
结束，奇迹都没有出现，他从哪里来还得
回到哪里。除了多认识几位美女外，青
干班的日子平淡无奇，远没有在上青林
修路有趣。而且，同班上的后备干部相
比，侯卫东的处境是最糟糕的，这让他产
生了不可抑制的沮丧。

1993年12月底，益杨县召开了“交通
建设年”动员大会。县委书记祝焱将交通
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亲自审定了
动员大会方案。因此参会人员层次很高，
包括在家的所有县领导，各局行一把手、
各镇党委书记、镇长和分管领导，还有县
属企业负责人、沙州市驻益杨各单位负
责人，会议时间则是罕见的两天。

青林镇在召开动员会以前，不等不
靠主动开始修路。祝焱亲自点将，让秦
飞跃镇长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交流材
料由粟明亲自执笔，着重阐述了镇政府
一班人对于修路的认识，并提出了“要致
富，先修路”的口号。

尽管这个口号平淡无奇，得到了马有
财县长充分肯定。作为了1994年大办交
通的标准口号，马有财在会上表扬了青林
镇三次，还特意奖励青林镇20万元。

专项会议的第二天，县委书记祝焱作
了重要讲话，他和马有财一样，充分表扬了
青林镇不等不靠的思想：“也许有人说，修
条泥结石路有什么值得表扬。确实，泥结
石路上不了档次，可是这条路解决了7000
人的通车问题……更为可贵的是青林镇党
委政府一班人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精神，
有了这种精神，我们什么事情办不成。”

赵永胜和秦飞跃在大会上大大地露

了脸，镇里又得了 20万元的实惠，心情
自然不错。

等到赵永胜走了，粟明跟着秦飞跃
出了会场，秦飞跃对司机小吴道：“你回
去吧，今天我来开车。”秦飞跃在乡镇企
业局经常开车，技术也不差，他开着车直
奔益杨宾馆。

农经站黄永革、白春城带着企业老板
周强在益杨宾馆开了大雅间，专门等着镇
长秦飞跃。秦飞跃满面春风地来到了益杨
宾馆，坐下来以后，道：“专项会议能开两天，
少见，可见县政府对交通建设的重视。”

粟明见秦飞跃心情不错，建议道：
“上青林修公路，侯卫东功不可没。他在
县党校参加青干班，听说今天是结业典
礼，干脆把他叫过来一起吃顿饭。”

侯卫东跟着白春城到了雅间，除了镇
属火佛煤矿厂长周强，其他人都认识。饭
后活动时，侯卫东出来透气，碰见粟明。
两人各自抽烟，火星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对于侯卫东被分配到上青林的原
因，粟明心里清楚。

赵永胜有个侄女是今年大学毕业，他
准备给其侄女弄一个行政编制，做了一些
工作。可是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其
侄女虽然如愿到了交通局，却是事业编制，
而且在养路段。为此，赵永胜颇为不满。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侯卫东被分到了
青林镇，组织部门事前没有给镇里面打招
呼。于是，侯卫东成了赵永胜的出
气筒，被一脚踢到了青林工作组。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
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 80 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
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

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
容易养孩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
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
躁、易怒，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
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
母的苦涩酸甜……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
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
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
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婚姻
家庭 官场

风云

34年前，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
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与市长女儿向
文燕的爱情，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地震发生，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

这个孩子对汪露露来
说怀得太不容易了

当羞答答的汪露露怀
揣 4个验孕棒回家，她彻底
明白为什么每次让吕森去
药店买避孕套的时候，吕森
都是带着满脸的窘态回来
向她诉苦。

“以后这东西由你来买
吧，我实在是无法面对药店
里那一双双火辣辣的眼
睛，尤其是当我走向柜台的
时候，如果有块东西能挡住
我的脸就好了。要是非要
用的话，先弄清楚哪里有投
币自取的，我宁肯打车到那儿取，也不想在药店买。你说药店
里的营业员怎么都是女的呢？”吕森皱着眉头抱怨着。

只要听到这些话，汪露露总是恶狠狠地顶撞回去：“你个大男
人怎么这样啊，自己要用的东西自己不买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让老
婆买。亏你想得出来！我什么时候让你帮我买过卫生巾？这样
吧，公平起见，如果本夫人帮你买了避孕套，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考
虑考虑帮本夫人买卫生巾？大家你来我往，谁都不会亏欠谁的。”

吕森做梦都想不到汪露露能将避孕套和卫生巾这两样东西
联系在一起，难怪一直以来自己总是被这个小丫头欺负，这小脑瓜
子转得也忒快了。知道自己占不到便宜，吕森抢先回答：“算了，不
用了。不用了还不行吗？我给你算一笔细账，你看，一小盒避孕套
起码要30多元吧？买便宜的用着不舒服，贵的用完了扔了还不忍
心。你说，发明套套的人怎么就没考虑到它的再利用价值呢。都
说浪费就是犯罪，你说，我们是不是在浪费，我们是不是在犯罪？”
说完这句话，他讨好地将汪露露搂在怀里，用力地抱了抱。

不得不承认，吕森这些话说得不无道理。工作这么多年，
工资没涨，物价疯涨！房价疯涨！只要是生活必需品，没有一
样不涨的。就凭吕森和汪露露两人每月挣的那点儿钱，别说
是日常开销，就是看场电影都要权衡利弊。要不是汪家父母
帮忙买了房子，小两口这辈子都别想换大房子住，现在日子过
得紧一些，也是为了下一个阶段的目标而奋斗。

买房、买车、生娃娃是汪露露的人生三大目标，目前仅仅
完成一个，还不够。如果这次真的怀孕了，是不是要给吕森一
个惊喜呢？毕竟又一个目标要提前实现了。

吕森没办法解释清楚，汪露露的一句谎言居然可以把全
家人都弄得紧张兮兮的，这都是哪跟哪儿呀？

吕森回家前，汪露露已经将验孕棒藏在皮包的暗格内。
他发现汪露露又开始对着小红疹子做危险动作，于是教育了
她一顿，紧接着挽起袖子到厨房做饭去了。

望着吕森的背影汪露露想：“我真是好命，居然嫁了这么个多
才多艺的老公。和不顺心的工作比较起来，这个生活啊、日子啊、
婚姻啊，还真是好美好，好幸福！起个包包又算得了什么？大不了
晚上再让他治一下好喽。”想到这里，汪露露嘿嘿地坏笑着。

吕森做饭的手艺真不错，一顿饭下来撑得汪露露有早早
躺在床上睡觉的欲望。可有心事的人，岂能说睡就睡？夜里，
汪露露失眠了。她不停地在床上翻来翻去，忽然觉得真出现
问题了——晚饭吃得似乎太多了。

好不容易熬到凌晨 3点，昏昏欲睡的汪露露觉得有些尿
意，于是开始实行计划。她悄悄地从床上爬起，借着微弱的月
亮从皮包的暗格中摸索出一枚验孕棒，蹑手蹑脚地走到洗手
间做试验。当验孕棒在放入尿液的小盒中停留五分钟后，汪
露露发现上面仅仅显示了一条淡淡的粉红色的横线，于是她
安心地返回床上抱着睡熟的吕森也开始大睡特睡起来。

睡醒后的汪露露一个人在家实在是闲得无聊，于是开始
干起家务打发时间。不过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此时
此刻，吕森那颗幼小的种子不知不觉中已经在汪露露的体内
开始生根发芽。

打扫了三个小时房间的汪露露觉得累了，累得简直都要
背过气了。她决定休息一会儿，可就在站起来的一刹那，腰部
有刺痛感。尽管不相信这就是怀孕的征兆，但她还是拿验孕
棒又验了一次，哪知，这次真的有了结果——汪露露怀孕了。

的确，这个孩子对汪露露来说怀得太不容易了。
其实婚后这两年，每当汪露露陪同吕森回农村老家的时

候，总会受到不同人事的盘问。
就像在今年吕志坚66岁大寿的寿宴上，吕森年近90岁的

外婆当着众人的面敲着饭碗对汪露露说：“我说二小子媳妇，
在这儿多住几天吧。明天让二小子他妈带你上村后面的牛叔
家抓几服药吃吃。好用的，我们前村老卞家的儿媳妇吃完以
后就怀上了，还是个大胖小子。你和二小子结婚这么多年都
没孩子，再不怀上一个真是对不起老吕家的祖宗了。”

汪露露机灵，她不慌不忙地放下筷子拉着外婆的手慢声细
语地解释：“姥姥，您不知道吧，我们城里的医院可比这里的好多
了……”听到这里，吕森以为汪露露会想出更为委婉的方式
向老人说明原因，哪知听到后半句的时候，却被呛到了。 02

向国华把周海光紧紧地护在身下
周海光一头栽在地上，口袋里掉出

一块女式手表。郭朝东捡起来那块表，
嘴里仍在喊：“打死他。打死他。”

周海光慢慢爬起来，血糊住眼睛，
耳朵、鼻子、嘴，都在流血。刚爬起来，
一个青年举起一棍，打在他的头上。他
再次栽倒在地上，蜷成一团，不动。

周海光在
打击下又动了
起来，爬，眼前
没有人影，只是
一 片 血 光 ，他
面对一片血光
跪 下 ，喑 哑 的
嗓子发出低微
的 声 音 ：“ 打
吧，你们应该打
死我，是我对不
起唐山人民，是
我对不起唐山
啊……”“住手。”
人群中突然有

一个人冲出来，扑到周海光的身上，用身躯
护住他。砸下的棍棒石块都落到那个人
身上。

护住周海光的是向国华，向国华把
周海光紧紧压在身下，自己的身躯承受
着那些棍棒石块。人们住手，一个青年
指着向国华问：“你是谁？你为什么护着
他？”向国华慢慢坐起，擦嘴角的血，看着
愤怒的人们。“你们都给我住手。”向国华
愤怒地大喝。“同志们，唐山的父老兄弟
们，我是市长向国华，这些都是我的错，
与地震台无关，是我对不起唐山父老，你
们不能打他，要打，你们打我……”向国
华大吼着，跪在大家面前。人群静默，人
们呆了。

一位老人上前，扶起向国华。向国
华站起：“地震台的同志没有错，他们的
亲人和大家一样，也在遭受地震的折磨，
可他们不顾亲人的安危还在坚持工作，
同志们，地震无情人有情，砸死的人已经
够多了，难道还要杀死一个没有被地震
砸死的人吗？”人们无声地扔掉手里的棍
棒石块。

向国华看到郭朝东：“郭朝东，你怎
么在这里？”“我……我……”郭朝东低
头。“你马上回指挥部听候处理。”向国华
说。“海光，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
你要振作起来。我需要你，唐山需要你，
有那么多的事情需要有人去做，还有余
震在威胁着我们，我命令你到抗震指挥
部来，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把死亡人数
降到最低。”周海光的眼里有了泪水。

文燕跑到大门，大门已经成为瓦砾堆，
几步即可迈过，但是她发现出不去了，整个
医院大楼前面的空地已被伤员占满。看到
向文燕，一个姑娘像见到亲人，趔趔趄趄走
来：“医生……救救我……”说完，倒在了地
上。文燕呆呆地看眼前的惨状。

陈医生、丰兰和另外三名护士也由
废墟里爬出来，走到文燕身边：“文燕姐，
你还活着。”丰兰拉住文燕，要哭。“丰兰，
别哭，我们活下来就好。”文燕也拉住丰
兰。“向大夫，你看这么多受伤的，我们怎
么办呀？”陈医生说。

陈医生的话被周围的人听见，听见
的人大喊：“我们有救了，这里有大夫，有
活着的大夫。”人们如潮水般涌过来，把
他们围住，数不清的口一齐说话，听不清
谁说的什么，但是能感觉到，他们都在企
望能够有人给他们医药，给他们治疗。

可是，他们只有几个人，没有器械，
没有药品，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在众人
的祈求声中，向文燕一时想不出任何办

法，而陈医生和护士们又都看着她。
见她无语，人们不再挤，也不再嚷，

人们静下来，静得出奇，不知是谁带头，
人们静静地跪下，扶着、抱着他们奄奄一
息的亲人，跪下。

“大夫，大夫，救救孩子吧，我们全
家就这一根独苗啊……”一位老大爷
抱着已死的孙子，跪着，哭着，叫着。

“救救啊……”众人也都哭起来，哭着
叫。向文燕的眼泪落下来。陈医生和护
士们的眼泪也落下来。

“大伙都站起来呀，你们这样，我们
的心都要碎了。你们站起来听我说，我
们大家要振作起来，你们先把亲人放下，
医院的药品器械库塌了，现在大家只有
一起去挖，把药品器械挖出来，你们的亲
人才有救。”向文燕大声说。“大夫，我们
去扒，我们去挖。”人们嚷。“能出把力的，
跟我走。”陈医生含泪一呼，很多年轻人
随他去了。

文燕对丰兰说：“丰兰，你带人去找
几张桌子，当手术台，看看其他还有能用
的东西，也都搬过来。”“能动的跟我走。”
丰兰也含泪叫，一群人跟着她走了。“你
去找一辆能拉水的车来。”文燕对一位护
士说，护士答应，跑步走了。“你跟我去选
择场地。”文燕对一位护士说，护士跟着
她走。

中南海会议室里，几位中央首长焦
急地在地上走，时而小声说几句话，工作
人员全都不出一声，空气紧张。

一位军人领进老李、老曹和司机小
崔，几位首长迎过去，把他们抱住：“唐山
的同志，你们来得好啊。”一位首长说。
老李拉着首长大哭：“首长啊，唐山平了，
唐山全平了。几十万人压在下边啊，快
救唐山啊。快救唐山啊。”几位首
长震惊，眼圈也都红了。

小桥老树小桥老树 著著
凤凰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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